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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下，年轻的师生们发扬先辈艰苦奋斗、勇于创新的

精神，克服各种历史性困难，用自己的双手研制成一

套套当时根本无法购置的科研与教学实验仪器，装

备了初创的专业实验室& 初步满足了教学、科研和专

业发展初期的需要& 由于科研、教学、专业建设的成

果，核物理专业于 ./01 年被评为校、省先进集体，我

被委派代表核物理专业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

开的“全国文教系统群英会”，师生们研制的部分教

学科研仪器参加了大会展览，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

的参观和接见& 此一事还被列入“./12 3 ./44 南京

大学大事记”中&
在施先生直接领导和学术思想的影响下，核物

理专业迅速成长壮大，教师队伍最多达 51 余人& 科

研方向也很丰硕，既有基础、前沿的研究项目，也有

高科技应用研究项目，先后开展了核理论、粒子物

理、实验核物理、移斯堡尔谱学、核电子学、核探测技

术、粒子加速器、中子物理、中子技术应用等方面的

研究工作，取得多层面的科研成果& 施先生对所有项

目的研究都给以热情支持和鼓励& 例如在加速器攻

关项目研究中，施先生虽未直接参与，但他却对我们

高度关注与支持，不时给我们推荐一些权威专著和

有价值的学术论文&
数十载与施先生的相处，却似弹指一挥间& 缅怀

慈祥豁达的施先生，思绪万千，不能自已& 施先生安

祥而坚实地走了，在深切缅怀施先生之际，联想起爱

因斯坦一个著名告诫：“ 一个矛盾的实验就足以推

翻某一理论”& 这与施先生重视实验的谆谆教导是

多么的一致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借鉴&

怀念施士元恩师

丘第荣
- - 2116 年 / 月 24 日，我大学的同班同学郑乐民

从北京大学来电话，告诉我说施先生去世了，约我联

名发唁电送花圈，并说施先生的女儿是他的学生，所

以能及时得到这讯息& 很感谢乐民，使我有机会向施

先生表示哀悼&
./// 年我从国外回来，曾去拜望过施先生，之

后就没有机会再去看他，今后再也看不到他了& 施先

生一百岁了，他的仙逝虽不意外，但自受业到共事相

处以来，不止半个世纪了，还是令人感慨万分，想起

许多往事& 他的科研、教学业绩众所周知，用不着我

多说，我只想讲点未见报道过的事情：

施先生用人不受当时政治气氛的影响，解放前，

物理系里，吴衍庆、简耀光和我三人是闹学生运动、

罢课游行的积极分子，全系知名，个别教授对我们很

反感，但毕业后，施先生却把我们全留校，推荐简耀

光到当时的中央大学医学院生化科郑集教授手下当

助教，把吴衍庆和我留在系里& 这就注定了我一生的

航向& 须知当年找工作是很困难的，“ 毕业就是失

业”是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& 由此可见能留在学校

是多么幸运& 简耀光和吴衍庆是党员，对解放后学校

的接管和整改起着重要的作用&
南京解放前夕，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企图把中

央大学迁走，大多教职工深知抗战期间中央大学迁

往重庆的苦难历程，损失又非常严重，都不愿意搬

迁，但一般人都不明确表态反对搬迁& 在制止国民党

这个意图上，施先生做了两件很关键的事情，一件是

他把学校用来搬运图书的木箱装满了书，从二楼沿

楼梯推下去，箱子破了，证明箱子不能用来搬迁；第

二件事情是为了搬迁问题，理学院教职工在科学馆

的阶梯教室开会讨论，当时，许多人只强调搬迁困

难，但施先生则进一步用箱子破碎为依据，直截了当

反对搬迁，更提出马上复课，因为当时，学校人心惶

惶，无心上课了& 在这种气氛下，会上没有一个人倾

向搬迁，于是搬迁自然也就搁浅了&
也是南京解放前夕，我们系的毕德显教授要去

解放区大连，我知道此事时，毕先生已到了上海，我

把这情况告诉施先生，他一听就很着急，要我赶快代

他写信去挽留（因为只有我知道毕先生的地址），我

虽写信转达了施先生的诚意，但人各有志，毕先生还

是去大连了& 但是，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施先生对

我们系的事业是何等执着！

.1 月 22 日，收到郑乐民寄给我一本施先生著

的《施士元———回忆录及其他》一书，如饥似渴，手

不释卷地细细地阅读，越看越像回到当年，又像看见

施先生工作勤奋，待人亲切，宽宏大量的高大形象！

他没有走，他还在我们中间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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缅怀施士元先生


